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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投诉无果后，黄
林砂矿的负责人找到了国土

部门，开门见山提出一个要
求：退钱。
“我认为我是被骗了拍

卖了这个矿，如果胆子大一
点，我根本不要交近百万的
钱来开矿，我完全可以开一
个黑矿，” 这位负责人说，

但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被
拒绝了。

梁文华现在根本对举
报没有兴趣，更对记者的采
访曝光不抱希望，“我现在

根本不要看国土执法人员
有没有执法，我只要看一下
我每天的销售报表，我就知
道他们有没有下来查，只要
我的销量突然涨了上去，我
就知道风声紧了，黑矿暂时
歇了。”

四年的采矿权已经过去
了一大半，梁文华说自己根
本没有可能在明年底合同期
满前收回成本，因为到现在
还在亏。

“我不敢说有没有黑矿

主和公务人员勾结的情况，
但真正要取缔没有这么难。”

梁文华说，切断通向黑
矿的电线就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检查时光剪了电线，
却不给他们销户，这叫什么
道理？”更大胆的设想是给合
法矿场出的货车开路条，以
便区分打击。

“相关部门如果真有心，
取缔黑砂矿并不难，”梁文华
说。

而在事故中瘸了腿的杨
春朝的儿子杨国庆看着他们
在疯狂采砂，再看看自己父
亲的样子，“恨不得和他们拼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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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福建的商人梁文

华看起来过着相当惬意的
生活，在六合八百桥镇长山
村的一座小山丘上，他似乎
整天无所事事：穿着工装
裤，出门的时候会戴上一顶
很“土”的草帽，即使去不
过两百米外的工地上，他也

会开着自己的越野车。
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

中，他总是用右手使劲地按
住太阳穴。“这个工地，原
来是我哥哥的，他在去年底
甩手不干了，把这个烂摊子
交给了我。”

他所说的工地，是从
2004年底开始承包的沙
矿，为期四年，“总投入超
过了200万，包括将近 100
万元的资源费和土地复垦
费，其余的就是设备投入
了。”

“一直在亏损，原来估
计两年就能收回投资，但估
计到承包期结束，也不可能
了。” 梁文华的矿全称叫
“金沙江采矿场”，这是六
合区八百桥镇两个仅有的

合法沙矿场之一，另一家名
为“黄林沙场”。

和梁文华的矿场一样，
黄林沙场也同样陷入了举
步维艰的境地，该沙场一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整个矿场像陷入了沙堆
一样，越陷越深，早已无法
自拔。”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负责人说，黄林沙场仅付
给政府国土部门的资源占
用费和复垦费就高达 96万
元，承包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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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同一个项目的巨

额投资，两个沙场为何都陷
入巨额亏损的泥潭？

两家沙矿给出的答案
是一致的：整个八百桥镇地
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
大小非法沙矿场，梁文华说
自己去过的非法沙矿就多

达十五六个，而黄林沙矿给
出的答案是至少二十七八
家。

和金沙江、黄
林沙矿不同的
是，这些非法沙
矿 无 需 向
政府相关
部门缴纳
任何费用。
“我们除了一
开始交过的资
源占用费，土
地复垦费，

还有日常的工商，税收，劳
动，安全等各项费用，但他

们一分钱也不用交。”
记者找到了距黄林沙

矿不远的一处非法沙矿，在
八百桥镇找这种非法矿场
非常容易，只要顺着一路抛
撒的沙子，循迹而上，就很
容易找得到。沙场里停着一

台挖掘机，几台卡车。据了
解，仅凭这两台车，和一些
辅助的设备，非法矿场就能
开始作业。

在六合八百桥镇，有着
极为丰富的沙矿资源，而开
采沙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上世纪七十年代。据当地一
老年村民告诉记者，在改革
开放的八十年代前，采沙仅
限于集体开采。在改革开放
后，采沙行业就逐步走上了
市场化路线。
“在这儿，可以说到处

都是沙矿，”梁文华告诉记
者，非法采矿因基本上没有
技术难度而极易进行。在八

百桥镇周边，矿层
一 般 在 地

表 6

到10米的土层下，而随处
可见的山丘则提供了一个

很容易作业的截面。
他告诉记者，他所知道

的最常见的做法是，一个村
民哪怕是怀疑自己门前的
山丘下可能有沙，也可以花
钱请来挖掘机开挖：“只需
要一天或者更短的时间，就

可以把山掘出一个口子，如
果土层后面、下面有沙，就
可以马上开工。”

而开工也非常容易：
“用挖机把沙子挖出来，架
一条水洗设备，把沙、泥、石
都分离开，沙子堆在一边自

然晾干后，就可以拖走卖
了。”
“可以说是毫无技术难

度，也无需太大的成本，就
能开挖，而且可以马上兑现
成钱，”梁文华说，因为紧
邻城区，以及需求也不小的

安徽省天长，贩子会很快找
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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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非法沙矿没

有除了挖掘机柴油、工人工
资以外的任何费用，他们的
价格自然很低。“比如现在
是旺季，我的沙卖出的是
22块钱一吨，他们的沙矿
只有 15、16块钱一吨就可
以出手。”

而在淡季，梁文华的沙
往往只能卖到 18元每吨，
而非法沙矿的矿主们就顺
势把价格调低，“他只要比
我低两块钱就可以挤掉我
的市场，我这儿每吨沙的硬
成本是16元。”

黄林沙矿更惨，因为梁
文华的沙矿是以百万元拿
下了四年的承包期，而黄林
沙矿是以 96万拿下了三年
的经营权，两个矿的储量都
是40万吨左右，因此摊到
每吨沙上的成本随之不同。

“我们的沙每吨成本在
21元钱左右，我现在是卖
一吨亏一吨，不卖更亏，因
为每天都在花钱，过一天，
经营权就少了一天，”黄林
沙矿的负责人说。

很容易算出来，仅资源

费和土地复垦费而言，黄林
沙矿每天的付出就达 876
元，而梁文华的金沙江沙矿
每天是657元左右。

而对数十家的非法沙
矿而言，这笔费用是0。

黄林沙矿负责人算出

的这些非法沙矿的每吨沙
成本是8元，而梁文华则称
“可能连8元不到。”

梁文华矿每天产量约
在七八百吨左右，据他所
知，大部分非法沙矿每天的
产量都在四五百吨左右，以

每吨利润7元计，这些非法
矿主每天的非法所得就高
达3000元左右，甚至更高。
“我入行的 2004年，

当时的沙行情一吨能达到
30元左右，我现在想加大
开采量，添置设备，但估计
也很难憾动这些非法矿

场，我扩大到一天一千吨
产量，也抵挡不了他们每
天几千吨的冲击。” 梁文
华说。

黄林沙矿的负责人
在拿下了矿三年开采权

后的十五天，就发现苗头
不对，开始了没有间断过
的举报投诉。
“我们是在 2006年

的 6月 1日在南京市国
土资源局拍卖拿下了采
矿权，”黄林沙矿的负责

人展开了一张大地图，上
面标着矿区的标高和塘
口位置。
“我们在拿下矿的时

候，也有过这样的担心，担
心非法黑矿太多，会影响
我们的合法利益，但国土

部门的人承诺，一定会打
击非法采矿，保护我们，”
这位负责人说，确实在拍
卖前的一段时间，附近的
非法黑矿沉寂，纷纷停工。
“我们怀疑是，他们

被打了招呼，在拍卖期间

不要动，”他说，拿到了采
矿权的不久，周围的非法
黑矿不仅纷纷上马，而且
比拍卖前还多出了许多。
“之前只有十五六

家，但从去年到现在，又多
出七八家，”这位负责人

找到了当时的拍卖主持部
门，得到了对方十五天给
承诺的回复，“但到现在
也没有人答复。”

梁文华也多次向六
合区的相关主管部门反

映，但基本上没有效果。
“我所见过的力度最大的
一次行动，是在去年底的
时候，主管局的一位局长
带队，到各个黑矿执法，
把出沙道都用推土机扒
了，但时间不长，非法矿

主就把沙道重建了起来，
这对他们太容易了。”

黄林沙矿的负责人回
忆了那次行动，他补充说
当时执法人员还把通往黑
矿的电线给剪了，但时间
不长电线又被重新架了起

来：“想想开采一天几千
块的暴利，架个电线又算
得了什么？”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
非法矿主们甚至在六合
区国土局门口，以及长山
村的主要路口都设了“哨

兵”，“国土局的那辆屁
股上带备用胎的车，他们
谁不认识？”

这位知情者说，往往执
法车刚出门、或者进到长山
村一带，黑矿主们就得到了
消息，立即把挖掘机撤出，

执法人员进到现场便无计
可施：连人都找不到了。

在上余村，一位在黑
矿主手下干过的村民告
诉记者，他们的工作时间
一般为傍晚的五点到次
日清晨的 7点左右，每周

一到周四的白天不开工，
专挑周五和周六、周日全

天开工，“机关下班，我
们上班，反正保证每天
都有沙能供应。”

受到黑沙矿影响的
还不仅仅是合法矿的投

资者。
张强（化名）是一个

挖掘机司机，他在这个五
一节前一直在一个黑矿
主的手下打工，直到那个
早晨。“5月2日上午，我
正在一个塘口里开挖沙

矿，”他说，五一长假对
整天和执法人员打游击
的黑矿主来说，更是一个
“黄金周”。

意外发生在 8点多
钟，张强开着挖掘机凿向
一个山丘的山体。那是一

个有着四十米高的山丘，
挖掘机处于谷底，突然听
到了一声巨响，张强抬头
望去看到了顶部的山体
开始松动，随之出现了大
条裂纹，他意识到山体要
塌方了。

“我知道要把笨重
的挖掘机倒出来，肯定是
来不及了，”张强吓得推
开驾驶室的门拼命跑，再
回头的时候，一大条边的
山体整体塌了下来：“从
十几层楼房高的地方塌

下来，至少有300多立方
的土和石头把挖掘机一

下子埋了。”
张强再也没敢回去

上班。
事故是无法避免的，

在这个黑矿偷开的塘口，
顶部是一片山林，黑矿主
根本不可能冒着风险把
顶部的树全砍光，再把矿
层以上的厚土全铲去。而

按照合法矿开采的安全
要求，需要把厚土铲去，
以保证安全。

上余村村民杨春朝
则没有这么幸运，他在一
次类似的意外中被砸断
了一条腿。那是在 2002

年的夏天，时年50多岁
的杨春朝在本组的一家
黑沙矿做小工，每天扛着
铁锹到矿上去给运沙的
拖拉机装沙。

杨国庆是杨春朝的
儿子，他告诉记者，那天

下午三四点钟，他赶到现
场时看到土坡上塌下的
沙石堆了一地，十几名工
人正在拼命开挖沙。

杨国庆像疯了一般
冲了过去，双手急速地扒
土。手上的指甲很快就断

了，手指上也开始流血。
旁边的工人、村民也受了
感动，大家一起开挖，不
长时间，找到了杨春朝的
身体，又过了十几分钟，
才把杨春朝挖了出来。命
算是保住了，但是腿部骨

折，现在走路一瘸一拐。
据村民们介绍，以往

发生的塌方事故每年都
会有一两起，后果或大或
小，“至少死过两三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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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风险还在
于，黑沙矿提供的沙的

质量很难保证。“粗放式
的开采，后期细加工的
粗糙，都使沙的质量得不
到保证。”梁文华在自己
的沙场抓起了一把沙，扔
掉后使劲搓了搓手，摊给
记者看：“你看，还有沙

子吗？”果然两手干干净
净，他的意思是，自己的

沙含泥量非常小。
“在那些黑矿，你抓

一把沙，扔掉后手上肯
定全是泥，因为我们抓
质量，把沙里的含泥量
减到最低，这需要洗沙
道要很长，设备的工艺

也要好。”
在黄林沙矿附近的

那个黑矿，记者抓起了
一把沙子，抛掉后果然
在手里留下了一层土。

梁文华说，含泥量
大小对用于建筑的沙子

而言，意味着混凝土强
度的大小。“上次搅拌站

对我们的沙子做过检
测，他们要对我们质量

跟踪监控，但黑矿，他们
连门也不要想进。”

八百桥镇沙矿的流
向大部分是供向了安徽
天长，也有相当一部分
供应到了六合城区和南

京市区。“在工地和我们
之前，还有一群贩子，他
们只看价格，到地头后给
工地，工地如果把关不
严，只要低价的话，那肯
定会影响到工程质量。”

目前看来，事实是相

当部分的工地质量控制
不严，因为黑矿的沙子
销量持续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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